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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峰 做中国风 不为讨好老外

陈西峰第一次和宫崎骏见面握手时，大师
疑惑地打量他的深目高鼻，问，你是中国人？

不仅是外表长得“洋”，他和妻子张敏方，
多年来在努力学习和掌握国际不同类型动画
片的创作方式，参与过《虫师》、《钢之炼金术
师》、《斑点狗》等著名国际动画的制作，其制
作理念和风格早已有了“国际范儿”。

然而，也就是这个最早“跟国际接轨”的
陈西峰，一直抱有强烈的“原创”意识。西北
窑洞里吃着红辣椒长大的他，于1997年成立
了风动画文化有限公司，一直用代加工来养
活自己的“原创”之梦。从中央工艺美院跑到
深圳摸爬滚打20余年，梦想终于开花结果，
变成一部浓郁西北风情的原创动画《卖猪》。
2012年3月25日，在400多部各种类型的高
水准动画中，11分钟的短片《卖猪》脱颖而
出，一举拿下“第11届东京动画大奖”最佳
公募作品奖，这也是深圳动画作品迄今为止
在国际动画界所获的最高奖项。

可另一个消息却让人错愕，刚获得国际
荣誉后，陈西峰却准备将经营多年的公司关
闭。近年来因人民币汇率升值、人工上涨，单
纯依靠外单加工，公司亏损得很厉害。

在一度因代加工行业蓬勃发展而有“世界
级动漫影视制作基地”之称的深圳，陈西峰等
较早拼闯的动画人经历了辉煌，衰落和转型，
在动画代加工和原创之路上，走得百感交集。

新京报：《卖猪》为何能一
举拿下国际动画大奖？它被
看重的地方是什么？

陈西峰：《卖猪》是个原生
态的试验产品，故事取材自贾
平凹 1989 年发表的《祭父》，
有很多原生态元素，比如陕北
布堆画，秦腔，陕北说书，信天
游，黄土地。这是我们看重的
方向：题材深入生活，故事平
实感人，以中国风民族风为轴
心。100个人都在做未来和科
幻，我偏要做土得掉渣的。中
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多
少数民族，搞原创题材是取之
不尽的。

让外国评委眼睛一亮的
地方大概有三个：一个是文化
差异感。片子里有我熟悉的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黄土地
风情；一个是美术风格。前期

我们试验了各种风格，最终选
了符合黄土地风土人情的风
格，我和美术造型师任从容，
还有我的太太美术总监张敏
方，曾为此三次下乡。第三个
亮点是音乐，我们使用了原生
态音乐，现场录音录了民间大
师的弹唱和表演。

新京报：据说这部 11 分
钟的短片耗费了六年时间，你
们遇到了哪些问题？

陈西峰：《卖猪》属于我们
风动画2006年5月1日策划的
中国风系列题材。当时想做
成系列电影，因为钱不够，最
后剪成 11 分钟的短片。中间
团队内部还出现了不一致的
意见，我带着创作队伍偷偷摸
摸地晚上工作，还曾经因为在
音乐方面不够专业，花了很多
冤枉钱。

创作在中国很艰辛，我们
用加工来养活创作，经济条件
和人才资源都有很大挑战。
六年来团队来来去去，大家都
在热衷赚钱，没人跟随做原
创，我很感谢造型师任从容在
这种时候勇敢地加入到我们
的团队里。不过现在我们不
得不关闭自己的代工业务，这
几年为了《卖猪》保守估计投
了 200 万以上，亏损得比较厉
害。我计划把多年攒下的一
层厂房租出去，用租金来养我
们的小团队。现在国际范围
里，人工成本急速上升，政府
扶持得还是太少，企业压力很
大。日本优秀创作者，以及产
业的各个环节都能拿到政府
的补贴。目前国内的动画企
业和创作者则很少享受到这
个待遇。

谈《卖猪》“我偏要做土得掉渣的”

新京报：深圳的动画代加
工行业一度有过辉煌历史，你
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就投入其
中的先行者之一，也经历了行
业的衰败和转型之变，如何看
待现在行业的生存状态？

陈西峰：春天也好冬天也
好，目前存在两个相对极端的
看法。一是部分媒体、社会机
构包括政府部门在内，对这个
行业抱着“速胜论”的想法。
个别向政府要钱的企业甚至
口号承诺：“几年超美，几年超
日”，认为很快会战胜市场，把
品牌推到全球，这些都很不切
实际；一是部分在第一线打拼
的设计师、导演和原创企业，
持“亡国论”，充满悲情，觉得

没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只有靠拿点外加工来计件养
活自己，这造成很多动画行业
的人转行，现在学生报考也很
少考动画专业，因为没有就业
率。我觉得最适合中国国情
的路就是坚持，光抱怨没有
用，动画的出路是先找到市
场，然后在市场上拿到应该拿
的东西。

新京报：深圳有国家动漫
产业基地，享受了一定的政策
倾斜，原创发展的问题在哪里？

陈西峰：我们说要做民族
企业，做原创，投入很大，动画
是经济链条的一个环节。没
有 经 济 的 推 动 内 容 实 现 不
了。只有培育了良性循环的

市场，创作者能在市场票房和
副产品上拿钱，政府才可以松
口气，目前完全依赖风投不靠
谱。动画是有高风险的行业，
政府如果不投钱，让那些想赚
快钱的风投商去投动画，不会
有好结果。文化产业不能完
全推向市场，政府要扶上马。
扶持的点在哪里？怎么扶，扶
持哪些企业，应该是内容为
王。国内这些年建了很多动
漫基地，十七大以来也有很多
政策和举措出来，让人很受鼓
舞。但是真正受惠的如果不
是动漫企业和创作者。没有
国家行为来带动。我们说要
为国争光，立足本土，也只能
是个梦想罢了。

谈行业 有市场，原创才能活

新京报：你心目中合格的
原创动画是什么样的？

陈西峰：自主产权和具有
独特民族特色的原创无所谓是
否简单。要紧的是有无独特想
法和挖掘人性本质的感人故
事。搞笑的原创只要符合这些
条件，也是合格的创作。做阿
凡达或者宫崎骏第二没什么意
思，一味地盲目跟风换不来他
人真实的感受和故事。我以
为，我们倡导的大动画和主流
动画的概念应该能是代表中国
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对中国人
尤其是孩子的审美有正面影
响。如果在基本的价值审美上
没有评判标准，或者低俗内容
充斥电影电视网络，那很可
悲。创作就是要回归生活体验
生活，而不是闭门造车，臆造出
来的也不生动。

新京报：中国元素和原生
态元素是这些年倡导的，但不
少创作者都背了“崇洋媚外”

讨好外国评委的非议，让这个
词一度变得有点敏感，你如何
来平衡其中的关系？

陈西峰：刚开始要崇洋，
因为日美欧都值得学习，他们
行业的运作系统和创作理念
都是走在前列的，我们公司团
队一开始就在向国外学习，前
几年和日本合作，参与美术部
分，做场景和背景。和欧洲合
作了六年，做前期加工，台本，
人物造型，场景设计，片花和
样片等等。我们的目的很明
确，希望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
创作队伍。所以我们的成功
不是偶然。但是我们不媚外，
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就是挖掘
自己的风土人情，生活，情怀，
故事和民族特色，在自己本土
的市场立足。《卖猪》是个典型
例子，我们做中国风不是为了
讨好老外获奖，而是为了表达
自己的文化。

新京报：立足本土做原创可

能面临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
做原创的意识怎样从年轻孩子
开始？另一个是该不该在一开
始就限制年轻人喷发的想象力，
是不是还是要鼓励多样性？

陈西峰：肯定应该抱着包
容开放的态度，这代学生哈日
哈韩也是个教育问题，孩子们
的跟风，同目前大学的师资状
态、教育引导方向直接相关，
国内的教育（不止是动画教
育）几乎是没有灵魂的教育。
这使得孩子们一开始并没有
意识，觉得要深入自己的文化
土壤和生活中去做中国特有
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鼓励
年轻人多做尝试，不管题材是
中国还是外国，动画是用二维
还是用三维，都只是手段。无
论你用什么形式，只要你有专
业的表达，都是好作品，但是
里面还是该有个对民族文化
的引导，还是该分个主次。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雅婧

谈原创 崇洋而不媚外

陈西峰的获奖作品《卖猪》。


